
接触印象派风格

问：1973年，您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很早期的作品已经实验印象派、塞尚的风格。为什么对这些风格有

兴趣？

余：一方面上海二十、三十年代就有一些人出国留学、留洋，他们或多或少会带来一些信息，所以我比较早的

关注了这些东西，特别是法国的印象派、後期印象派，到后来的马蒂斯、毕加索。原作基本上没见过，但

是看到过一些小册子，和当时的全国美展一比，我觉得那个东西更吸引我。后来等于就是走上了不同的道

路。总体上说比较喜欢那些比较自由的、个人情感可以轻松表达的艺术。

问：书本杂志以外，还可以从别的媒介看到国外的画吗？

余：国外也来过少量的展览。我记得在六十年代初，上海一个比较远的区的文化馆里面展出了印象派的绘画印

刷展览。那时候我还在中学里面，离徐汇区比较远。展览在上海的东北方，我都跑过去看，看到以后非常

开心。

我当时是中学生，上的是市西中学，在静安寺西边的愚园路，现在还在，但是现在门面已经完全不一样

了。另外，我邻居的爸爸也有一些画册，他家里书比较多，我经常到他家里去看看，上面下面都是油画，

我也受一些影响。这位老先生的绘画风格是带点中国民族风格的后印象派和野兽派表现主义，到现在我回

想起来，他的水平都是很高的。

他叫范纪曼，在上海一个戏剧学院当教授，但是1955年他就被抓起来了，不是因为他喜欢西方的艺术，而

是政治方面的，据说他是1926年参加共产党，到苏联学习过。我后来知道一些，其实在网上也能查到，他

是去学习革命的，不是学习艺术的，那就是业余喜欢艺术。他和上海的一些老前辈林风眠、刘海粟都是很

好的朋友。

他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我比别人更早接触西方的东西，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因为先接触了，我才会去看那

个展览，现在看来那是规模很大的展览，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会这样。反正我们中国的政治风向一直是

吹来吹去的，会改变的。

问：印象派被认为是资本阶级的东西，那时候大概受批评？

余：政府是批评的，我自己是欣赏的。

问：您六十年代已经开始画画了？

余：我1961年去当兵，中国人民解放军12军，军直通信营电话连，当的不是艺术兵，就在地上爬来爬去，或者

到电线杆上架电线。但是我有一个小的素写本，业余的时候就画画素写，给我的战友们画头像，这基本上

是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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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工艺美术学校

问：您当兵多久了？

余：三年半，出来已经是1965年了。1966年我要报考学校，可能因为当过兵，学校就把我录取了。我读的是中

央工艺美院，那时候的校长是张仃，他不是正校长，就是在艺术方面，他在我们学校算是比较高的。他的

观点是毕加索加上城隍庙──中国民间的加上西洋现代的，他说把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我的艺术观点和

他的大体上接近。我基本上贯彻了这风格，觉得这风格对我说比较自然。问：那时候在

问：当时中央工艺美院的教学挺有名，是比较自由的？

余：不，我进去的时候马上就要文革了，那时候是很左的。甚至我画一个油画，星期天拿一个油画箱出来画一

个静物、画一个苹果，都是非常大逆不道的，因为我是陶瓷系，就是没有专业的思想，你喜欢瞎搞？你的

精力没有用在应该用的地方。陶瓷就是拉辘辘手工的，下面一个石头盘子转得很快，把一堆湿的泥甩上

去，然后可以拉出一个罐子来。当然这样甩一下，靠它的惯性一下子就停住了，你再转第二次，这是最

原始的，可能和汉朝差不多。中国广大地区已经装上马达了，你不用自己转，它就可以自己转，你弄上泥

巴，可以慢慢的弄。凭惯性半分钟就停了，你还要重新转。

问：当时为什么选陶瓷专业？

余：我们中国的陶瓷历史比较悠久，别的东西我认为都不太成熟，或者是才刚从西方传过来，在中国发展得还

不太成熟。特别像广告类的，我也不太喜欢；还有染织，我认为这个行业女生学习比较好，我的兴趣不

大；还有室内装璜；另外就是陶瓷专业，没有多少其他的。

那时候中央美院已经不招生了，1965年那个情况你们还不太了解，那时候已经很左了，马上就要大批判

了。在中央工艺美院，我实际上只学了一年，1965年进去的，9月份开学，我很开心，政治上也很要求进

步，晚上醒来的时候我会感觉这一生白活了，其实我那时候才20岁，好像应该向雷锋学习，我感觉是为自

己活，一点也没有投身到革命中，我感觉非常惭愧。1966年3月份，他们让我入团了，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这说明我那时候表现还是好的。但是到5、6月份的时候，我在乡下劳动，这实际上是上素描课，

到乡下去，上午劳动，下午拿素写本出去画一个猪、农民。在劳动的时候，突然很紧张了，学校的领导到

我们这里来说要抓阶级斗争，因为那时候5﹒16通知已经来了，要文革了。

等到我再回到学校不久，我就吃到大字报了，很大像这个墙这么大的，有两次。大字报说我拥护国民党，反

对革命，这是那时候的政治。这个思想包袱我背了好久一直到1973年，到73年我要分配的时候，我们班里

团支部才开了一个会，把这个事情做了结论，说我不是反革命，没有政治。这个事情对我的身体、各方面

的影响都很大，后来我出去串联了，就得了肝炎，复发了三次，每次差不多都是一年。所以我在学校里一

共是8年的时间，我本来是5年，66年到70年是5年制的，后来因为文革，没有及时的分配，所有的首都大专

院校都停止分配，学生到石家庄的农村去由解放军当班长、排长、连长，我们就在里面穿着旧的黄军装，

黄的棉袄、 棉裤，都是上面发下来的，是旧的，然后在里面劳动。

因为我们的肝炎一直发病，不可以参加劳动，我就又回到上海来，一回来就是半年。半年养好以后到北京

去，又发病了，浪费的时间很多；那时候稍微画过一点点画，我到天安门广场对面，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

方，这边有两块大标语牌，很长起码三间这个房这么长，我们自己到学校里找了整开的铅化纸，找了55

张，画毛主席戴着军帽，旁边是林彪拿着毛主席语录，两个人站着，后面画一些气球。这是我们自发的，

我去搞过一次，我记得至少画了一个头像，不知道是毛主席的还是林彪的，我都忘了，也可能是两个人都

是我画的，但是至少是一个。

问：是油画吗？ 

余：不是，是水粉。但是总体上说，我是在生病中度过的。

www.china1980s.org

访问︰翁子健、比利安娜        日期︰2009年3月3日       时间︰约1小时49分钟  

地点︰上海 余友涵府上

余友涵访谈     2 / 11



问：73年是分配回上海还是自己想回来？

余：对，分配回来的。别的人都没有资格回来了，因为他们都结婚了。他们在石家庄那个农场劳动的时候，这

是很长的时间，再说文革的时候大家也不上课，整天就是劳动，年龄都越来越大了，他们结婚的人就给照

顾到两个人在一起。已经照顾你了，所以不能要求再回到上海，你们一起的就到青海、内蒙古这些地方，

就算给你们照顾了。他们知道我在石家庄时，劳动都没去过，因为医生证明我GTP高，不能去了，结果又回

到上海来。

在分配的时候，73年1月份来了一封信给我，说学校要分配了，叫我赶快来，不是到北京，而是到石家庄的

农场去，那时候军代表都在，我去那儿接受分配，也没问过我要去哪里，就很自然的把我分配到上海了。

当然如果问我，我也是说上海，因为是自己家。我一到北京，肝炎就发病。一回到上海，我可以待半年一

年，半年之内肯定就正常，一到北京又复发。

上海工艺美术学校

问：重回上海时，上海工艺美术学校的环境是怎样的？

余：那时候还没有确认校址。城隍庙附近很小的弄堂旁边，有一个很糟糕的房子，是有两三层楼的房子，有一

个天井，这里面是临时的校园。我们工艺美校是62年创办的，到66年文革的时候停办了。72年尼克松访

华，那时候上海决定要把工艺美校恢复，因为外国人来了，夫人、太太都想买一点绸被面子，绣花的衣服

等等。领导觉得工艺美术还是有一些用处的，尽管搞阶级斗争，工艺美术还是要的，就恢复了。

我从中央工艺到上海，正好上海工艺美校要恢复，校名就差一个字，一个是北京工艺美院，一个是上海工艺

美校，所以就动员我到那里去。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我也不太在乎什么大学，什么美术系。我想身体不是

太好不能负担太重，我就想到门房看门，身体好了以后再教书。

后来定下来以后是到嘉定，离上海有四十公里。我也没办法，已经定了，我等于已经是工艺美校的人了，这

样我一干就是30年。我是30岁进去，60岁离开的，整整30年，所以我的档案很简单。

问：那时候工艺美校开办哪些学系？

余：那时候不是叫系，是专业。我教基础课，因为我是陶瓷系，如果我们学校有陶瓷专业，说不定我会在陶

瓷，可当时没有。我们有别的，都是上海有的特种工艺系：工艺绘画、国画──画扇子，热水瓶上画一个

国画诸如此类；还有牙雕系──象牙雕刻，后来国际上禁止使用象牙；还有黄杨木雕，黄杨木是很硬的很

坚实的木头，刻一个圣女或者刻一个水浒传的人物；还有刻漆，现在在扬州等地都有；还有屏风，黑的漆

上面镶嵌一些贝壳，等等一共8个专业，但是我是在基础专业，就是画画石膏、写生静物。

问：您能对印象派或者现代艺术的兴趣放到教学上吗？

余：总体上早期是不太好放到教学上的，只有个别人他也有这方面的兴趣，业余的时候他会到我的寝室来，玩

一玩看一看，我可能会给他看少量的资料，其实他自己也能看到一些，总体上这个资料是比较少的。但是

一个老师的推荐是很重要的，我说这个画很有意思的你注意研究一下，那个画不太有意思，学生就会受一

些影响。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才有机会给他们介绍一些抽象画。但是我的课程的题目不叫抽象艺

术，叫装饰绘画，你可以把自然界的风景、房屋、城市变成一幅比较装饰性的、比较有现代感的平面的东

西，这当中自由度很大，你要搞抽象画也可以，这有点挂羊头卖狗肉; 你要画三条线也可以的，只要让我

感觉这个颜色搭配就可以。有一些小的稿子，同学会画十几个稿子，我说这几张很不错，你把它画出来，

画到一半会说这个东西不太好你稍微改一下，这就是我可以发挥自己长处的地方。

问：73年在石家庄农场时有画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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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我到石家庄之后一两个月，问人家借了一个油画箱，画了6张；我正准备到松江把它全部陈列出来。73年

的时候，我碰到两个老师，其中一个叫祝大年，是画最早期首都机场壁画的人，是工笔重彩，那是他到日

本学过的，他画的很东方也有一点现代感。他的观点也是张仃提出来的毕加索加上城隍庙，就是风格不一

样。他有一副静物画得很漂亮：一个中国的博古架，上面放一个盘子，放一个东西，到目前为止外面都

没有发表过，因为这个老师很内向，1957年的时候已经是右派了，所以他不太向同学展示、推销自己的

作品。我那时候在石家庄短期的一个月中，他就住在我隔壁的房间里，每天从外面回来以后他就跟我说：

「余友涵，我看看你画的东西。」我拿给他看。他最后给我评论，说：「余友涵的画我很喜欢。」

我当时主要画的是风景，还有一些头像，画村里的小姑娘。让一些小姑娘坐下我给他们画头像，一两个小时

画一幅。我画的东西和中央美院当时的苏派画法有一些差别，比较平面，有的地方稍微有一些线条，也谈

不上是多现代。

 

问：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后来成为大专学院吗？

余：那是很久以后。我退休以后。我已经退休5年了。大概是01年左右变成大专的，变了以后我去过一两次，那

个校园地方很大，所有的老师都说不如从前的好。

问：可以谈谈七十年代学校招生的情况吗？

余：第一次招生是1974年，我们学校恢复是1973年，73年底就开始招生了。有8个班级，每个班级是25个人，所

以一共是200个学生。到第二年又招了大概三四个班级，总共两三百人。后来就越来越多，九十年代以后，

招生就成为一个产业了，大家赚钱了，所以招生的时候，学校拼了命要招多的人，人多学费也可以多。学

费大概占我们一半的收入，还有一半是上面补贴的，学生多补贴就多了。但是73年招来的一届学生，很多

有才能的学生都在里面，陈箴、谷文达这两位比较著名的。

问：他们都是73年的？

余：对，都是第一届。

问：他们有上您的课吗？

余：我跟陈箴比较熟。谷文达是白木雕系，和我没有什么关系；陈箴是象牙雕刻，我正好带那个班级，他会跟

我讨论。他当时画石膏像素描就比我画得好，因为他在外面有老师教。每个人对素描的思想不一样，他会

教我说：「余老师，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这样...」他给我讲一套理论出来。后来我画抽象画的时候，他正在

画〈汽遊图〉。那是85年前后，他好像身体已经不好了，得了病。

问：回上海之后，七十年代中期有接触在上海画画的人吗？

余：没有。我那个地方离上海有40公里，不是常回来，那时候年龄也不小了30岁了。77年我儿子出生，我回来

就要照顾家里，平时我不回来。我的丈母娘跟我们住在一起，她得了脑血栓，靠我太太照顾，上有老下有

小，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在煎熬中度过。大概成名成家的人太多了，现在的人总是想一步到位；我们当时画

画，从来没想到今后要怎么样，当时就是爱好，然后画画看，那时候胸无大志。

问：那时候上海有专门的艺术学校吗？

余：有三四个地方有艺术的：一个是上海美专，是轻工业系统的，轻工业系统的是设计玻璃杯的花纹，或者是

一个围巾，他们的系统下有很轻工业的工厂，他们也办了一个美校；我们是工艺美校，是手工业系统的，

我们这也算是一个美校；还有一个是华东师大，他们有当老师的，那算是大学；还有上海师范大学，我太

太就是上海师范大学的，那里也有一个美术系；还有戏剧学院有一个美术系，李山就是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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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刚才讲的那位老前辈他们谁都不认识，因为他55年就被抓进去了，一抓就是20多年，到快80岁的时候

放出来了。放出来，附近的居民都说这个老同志有国际影响，大家不要亏待他，不要对他有压迫。后来他

算是革命干部，他去世是在华东医院，巴金去世的那个医院，上海所有的高层人物都在那个地方。

85年《现代绘画六人联展》

问：85年你和一批学生办过展览？

余：对，那是我第一个重要的展览，就是复旦大学的。丁乙、冯良鸿、秦一峰，还有一个是艾得无，他其实叫

张健，他起了一个外国名字，还有一个是汪谷青。

问：怎么想到复旦？

余：那时候没有地方，好像是秦一峰在复旦大学有点关系。展览搞得不是很正规的，好像是在一个学生俱乐部

里面，楼下都是打乒乓球的，楼上正好是长长的两三间联通的大房间。

问：展览是您组织的吗？

余：不是，这里有点误解。当然我在里面是一个骨干，因为我是唯一的老师。学生们比较有劲，热情也比较

高。相反，我画了画以后就放在家里自己看看，从来没想到要去展览，因为我所看到的展览和我画的画没

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没有这个冲动。后来他们冲动了，然后来找我。

问：他们是谁？

余：就是丁乙和冯良鸿这两个人，我在上课的时候，在学校里跟他们接触特别多。还有艾得无、汪谷青，他们

两个是一个班；丁乙、冯良鸿是另外一个班级。其实我和丁乙、冯良鸿这些人的接触都在课后。我只教过

他们一回摄影课，拿着照相机走街串巷，他们跟我接触比较多，就跟着我跑。他们是决定想办一个展览，

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没什么话，反正他们邀请我一道参加。后来我参加了，开始也没找到地方，他们有

几个人是在复旦大学那块住的，后来不知道是秦一峰还是哪一位联系到这个地方。最关键的是不能收钱，

因为大家都没有钱。那时候工资很低，只有30几块；我算是大学毕业，尽管我没学到什么东西，但是文凭

在，所以上来就是49块多；过了一年就转正了，差不多60块。那时候加工资很少的，一次加两三块，等两

三年加两三块。

问：60块算是高工资吗？

余：那比较高了，最低的只有36，但是那时候也没有听说谁饿死了，学费也基本上不要钱。我们算是半工半读

学校，是中专，政府还发钱给学生，现在都没有了。

问：那展览场地不是租的，是通过朋友借的？

余：我现在都搞不清楚有没有花过钱，因为不是我去联系的。那个展览是我的第一次，当时来了很多上海的重

要人物，包括李山、张建军、陈箴。陈箴那时候已经和他们比较熟悉了，他在戏剧学院，很有活动能力，

也是学生会干部，所有的老师都认识。当然有的老师不喜欢他，有的老师很喜欢他。

问：您展览的作品是？ 

余：我的作品大部分都还在，现在看上去都觉得很好，一点不说假话。作品有11件，有两张是黑的白的

〈圆〉；有的不是〈圆〉，但是也是抽象。

问：学生的作品呢？

余：每个人有五六张画，大部分是纸上的，也有一些是在画布上的。我那些画大部分是在纸上的。

问：您有向学生提出建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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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没有，都是学生自己拿的。没有经过我审查，他们自己认为比较好的、能够代表这一两年来最高成就的，就

拿上去。

问：83年有些艺术家像李山在上海做展览，您有参观吗？

余：没有，我只看了1979年的《十二人画展》。在黄浦区少年宫。

问：85年的展览是您第一次公开的展览？

余：还有一些不太重要的展览，在嘉定我也展出过一两次，学校里也有。因为属于嘉定，而且是美术学校，那个

地方如果有一个什么展览，可能会叫老师展出一些。老师业余画画的在那时候不太多，何况是画这种比较新

的，比如说有些老师从前是画连环画的，他会用毛笔画孙悟空这样的东西，但是画别的他拿不出来作品来。

问：是通过展览才认识上海其他艺术家？

余：对，通过复旦的展览。很多出名的人物都去看了这个展览，然后大家都知道上海工艺美校有一个叫余友涵的

人。那个展览之后有一个小圈子，有李山，还有同样工艺美校毕业、现在在北京的叫徐龙森的，还有孙良，

这已经有五六个人了。我们的学制是3年，他74年进来77年毕业，那时候已经是85年了，已经毕业好久了。

毕业以后到办那个展览的七八年时间，大家都不知道对方是在做什么事情，没有联系。我们那个地方比较偏

僻，那些新潮的展览可能我会知道一点点，但是我的兴趣不太大。

那个展览是半保密状态的。我们写了一个小东西，贴在不是主要的地方，校门口都不敢贴。因为前面有一个

展览被封掉了，好像是李山他们参加过的，我们就很害怕。又想在复旦搞展览好像是一个反社会的活动，所

以我们有些怕。

问：那怎么宣传呢？

余：我不清楚，有5个学生负责，反正我是没有宣传过，在外面我也不认识人的，到目前为止我的活动非常少就

是这个原因，我自己躲在房间里爱好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感觉和别人没多少关系。

问：这个展览开了多久？

余：不知道是一个星期还是10天，现在已经忘记了。当时好像还有一个英国青年，和丁乙他们比较熟的。

《凹凸展》

余：从那展览以后，这五六个人成为一个小圈子，他们一道到我们学校来玩。他们觉得不错，因为相距40公里，

等于是一个乡下。校园旁边的河里面还长一些芦苇，他们看到以后感到很开心。后来有《凹凸展》, 也有了

第二回《凹凸展》。 

问：就是〈最后的晚餐〉？

余：对，大家把布都包起来的，我想塞尚都没有这样做过，我对这个没有兴趣，就不参加了。第一回《凹凸展》

其实我也不想参加，他们是看了我在复旦的展览就要拉拢我。我的东西就是这些抽象画的作品。《凹凸展》

这个名字倒是我起的，是新观念的雕塑，不是什么人体、美女或者其他的东西，我说新的雕塑就叫「凹凸

展」，有凹的有凸的就是雕塑了，他们觉得蛮好。我说我不一定要参加，为什么《凹凸展》前面那个会我会

去呢？就是因为复旦那个展览，我变成这个小圈子里的人物了，他们要开会就把我拉去。 

问：你们在哪儿开会？

余：我忘记了。也可能是戏剧学院，具体的已经忘记了。你问李山肯定知道。他们讨论雕塑展览，可能是徐龙

森，他学的是黄杨木雕，喜欢雕塑（李山也不是做雕塑的），徐龙森找我谈话说：「你做雕塑看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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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没做过，他说：「学过的人有一种格式了，我们看了这种格式可能觉得老生常谈了，你没有做过的，

你来做一个！」我当时还没有这想法，他说：「你不搞也得搞，我们的海报是印刷的，你的名字已经上去

了。」就在那前一两天，他们说让我在雕塑展的墙上画，我和李山一人分几米，画家们各自去画，我就画

了类似这样笔触，这种一点一点的画了好几米。

问：现场画的？

余：对，画了好几米，当时也没想到拍照片。但是开幕的头一天，我就想我总应该拿一个东西出去，后来我就

找了一个老凳子，做了一个〈在唱歌的邓丽君小姐〉...是特别业余的。本来展出的时候，是一个一次性的杯

子放在这里，表示她的嘴巴在唱歌，这里一个晾衣服的架子，后面一个棍子流下去，然后再用黑白的东西

在这上面画了一点，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的，下面是个老式的圆凳子，还有什么我都忘记了。那天上午，我

做了一个，晚上就拿过去了，果然竖在旁边，来拍照的人就给我拍了一张。后来拿回家里我要坐的，就把

它拆掉了。

问：还有您的一批学生参加这个展览，他们是通过您参展的？ 

余：学生都比我有能耐，不需要通过我。徐龙森有参加，从广义上他也算是我的学生，因为是我们学校毕业

的。但是一般的我没有教过，或者对他没有很多影响的我不好自称是他的老师。上回北京有一个人采访

我，也搞错了，说我把谷文达和林琳（林琳在美国被打死了），称作都是我的学生，我不会这么夸张的。

只有接触时间比较长的、真正受了我的影响的可以算是我的学生。

问：王子卫是您的学生吗？ 

余：王子卫是我们班里的，我教过的，他可以算是我的学生。他上课的时候是很不乖的学生，也没有很好的表

现。但是后来他到社会当中去，从事了广告，突然开悟了，他后来对里奇滕斯坦的风格特别爱好，画了一

些类似风格的画。

问：《凹凸展》的观众多吗？

余：不会特别多。我怀疑在当时都是一种冒险，就像在南京路突然把衣服脱掉翻两个跟头一样的效果。这也算

是一个艺术展览？大家都打个问号，然后看看，走了。我觉得所有的比较前卫的东西都是这样，只有我们

业内的人比较关注，一步一步这样走过去，其实在民众中都不不太受关注。

问：上海美术馆新馆开幕的展览您也参加了。

余：对，我拿过去一幅还是两幅画。张健君那时候在美术馆工作，馆长方增先还到我家里来挑选，就来过那么

一次，我早期的〈圆〉有三四幅，挑半天挑了一幅。

问：它是一个权威的展示，很多不同的风格艺术家都参加了。

余：对，八十年代后期一直到89年之前，这段时间整个社会有一种开放的冲动，风潮一浪接一浪的，现在想起

来还是很兴奋。后来以安定团结为国家大方针，把这些新潮的东西全部最好抹平，大家炒炒股票买买房

子，建设小康，国家的大方向改成这样的了。

艺术的社会作用

问：丁乙还做过布雕节的行为，他有因此跟您商量吗？

余：我知道的，他告诉过我，但是我比较冷淡，因为我看不出这里面有多少艺术。一直到今天为止，我对大部

分装置之类的东西，不能说完全没有意思，但我感觉它们基本上是个大玩具，和我脑中的艺术不沾边。

问：那您脑中的艺术是怎样的？ 

余：我脑中的艺术要对社会有「推动作用」。当然广义上说，这（现在的艺术）对社会也是有推动的，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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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它是往坏处推动了。艺术本来是一个崇高的事业，现在变成了玩具的事业，这是下坡路。这情况等於

以前受共产党的教育说资本主义走下坡，而不是上升时期；上升时期应该想到全人类更远大的目标，艺术

的冲动和人类远大的前进应该是重合的，现在的艺术好像有点背道而驰，让艺术从整个人类的美好未来变

成雕虫小技了。一个手机好像可以花几千块，在上面看电视，我觉得这都没必要；音响比不过大喇叭，效

果比不过大的电视，全部是不懂事的小姑娘、儿童需要买那个。我年纪比较大，做保守派也没有关系，但

是我坚信这是人类走入岔途。以后如果真的人类不灭亡的话，再看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应该被抹掉或者成

为一个教训，（科技玩儿）既不利于环保也不利于人的精神成长，现在的艺术也和这个有关系，我认为是

走上了歪路。

八十年代读书热

问：八十年代读书热时西方现代哲学非常流行，您对当时读书的热情有什么看法？

余：我稍微了解了一点，西方主要说个人奋斗。书本我都买了很厚的，但是我实在没有本事把它全部看完，只

能翻一翻。大概是读了尼采的书，尼采我也不是看原作，看的是周国平写了一篇介绍尼采的。我后来自己

总结出来，我很喜欢中国的老子，总体上说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辩证法，因为我在文革生病的时候看了一本

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常识，也是很厚的一本，我觉得这对我一生看问题都很有帮助。我看了以后感觉这

个好像和阶级斗争有联系，就把这部分修改了删除了。后来发现阶级不光是斗争，首先是合作，当然它有

斗争的一面，到了一定的程度才斗争，像老毛这样阶级一定要斗争，他和刘少奇、林彪都要斗争，这把斗

争绝对化了，而且在短时期内就要这样频繁的斗争，我觉得从哲学上说是错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

了，所有的东西他都反对，那这个话筒就不存在了。我看了老子的东西，觉得蛮好，它也有辩证法，尼采

那个东西也有辩证法，后来我把这些东西全部统一起来，成为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指导。后来我就不再看

了。

问：老子的书？

余：是一个台湾人写的，叫陈鼓应，有一本《庄子》、一本《老子》，在新华书店买到的。那时候已经是八十

年代，那时候的思想比较活跃。 

问：您对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外国展览有印象吗？ 

余：罗森勃格的展览好像是在北京，我没去看；上海有波士顿美术馆办的；还有杭州的，是中国的赵无极，也

是比较早的、抽象的。

问：这些展览对您有影响吗？像波士顿就有美国的新作品。

余：应该有影响，至少对抽象这风格的理解。原作都很少看到，那次基本上开了眼界。赵无极那个我也看了，

赵无极后来还有两次展览，他让我知道这个风格被人「占领」了，我就不能做了，我就提防不能做成赵无

极那个风格。波士顿那个展览里面人比较多，我也是到了展览才初次接触［那些展示的美国新艺术家］。

总体上有一个感觉，再加上老子的书，我希望创作比较简单一些的东西，不要过分繁复、复杂的，我想从

这方面挖掘看看，有这样的影响。

93年《威尼斯双年展》与〈毛澤東〉系列

问：最早卖作品是什么时候？

余：有一张最早期的画卖给了美国的一个叫贝格兰的老头子，70多岁了，经常到上海来。那大概是90年代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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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我的黑白〈圆〉的最好的一张或者是最好的之一，被他买去了。我记得那时候是1000美元。后来还

有一个日本的东京画廊。

问：那也是九十年代的？ 

余：对。89年就有一次到东京展览，宋海冬也参加了。在八九年大展以后东京画廊找我，估计他去看了大展。

问：今年电子贺卡，寄了您89年的〈自行车〉。

余：〈自行车〉最早在家里画好了，没多久，澳大利亚的罗清奇（Claire Roberts），还有周斯（Nicholas 
Jose），两个都会说中文，也是研究当代艺术。不知道是谁介绍他们到我家里来，可能是徐虹，徐虹跟他

们比较熟。他们把〈自行车〉买去了，它也是我早期的被老外买走的作品。后来作品捐给了布里斯班美术

馆，现在大概在美术馆里。 

问：您参加了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 

余：这基本上是淡季，那时候不知道国家以后的艺术方针、政治方针怎么样，氛围比较严肃。《威尼斯双年

展》最早是弗兰（Francesca Del Lago）协助联络的，这个人很好、很坦诚的，也很直率的，有点像个大孩

子…反正她看到我早期的〈毛澤東〉，他们有兴趣的是毛的一些画。那时候他们也不是最早的，最早的是

汉斯和施岸笛两位，和栗宪庭带着张颂仁来，后来他们看到我有五六张老毛的画，他们都喜欢老毛，就把

我的作品瓜分了。

他们差不多同时来。92年到我家里来的。大概是88年底、89年大展的时候，我记得已经画〈毛澤東〉了，

但是我不敢拿去参展，就拿了三个〈圆〉，在美术馆的三楼，没有人注意。

那是92年的时候，他们一道来看到我这个〈毛澤東〉，最后德国的那个展览（《中国当代艺术展览》）在上

海选了丁乙和我。我当时就觉得不够，好像每家都要五六张左右，所以当时又画了一两张，反正每一家的

数量都差不多。但是我是说不卖的，德国人方面说不买，他们是世界文化宫，是纯粹的文化方面，国家投

资的。但是张颂仁那边说展览是由小兄弟一道出资的，一定需要卖给他们几幅。后来我也没办法，他跟我

在家里谈，我一直是不卖，那时候丁乙也在我们房里，他说不谈了我们去吃饭吧，就到希尔顿，那还算近

的，就在旁边。吃饭的时候又说，把价格一点点往上提，后来提到2万美元，大概是5幅总共2万美元。那天

大概是礼拜天，第二天我到学校里去了，他又给我打电话说请求我支持他，我说平时我有工资，我要吃饭

就够了，就是买房子这2万美元也差很远，我说我画画是自己看的，不是准备卖钱的。他绕得我吃不消了，

后来我就同意了。当时2万美元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多，还是点诱惑力的。

弗兰同时为两个展览挑选作品，来瓜分我作品的时候，她也看到这些作品，她想我们是不是也要拿到意大利

展览，我从来没有想到要进《威尼斯双年展》。弗兰对我蛮好的，她称我为领导，她说：「你年龄大一点

你做领导，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要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也会来，他也对你们的画有兴趣。」她让我接待奥利

瓦，奥利瓦旁边还有一个人，大概是给奥利瓦出钱的那个。她说：「他们几号要来了，你带他们去看上海

的这些画家。」

我陪了他两天。我问她要见哪些人，她说是我们平常见的那些人。这时候我自己就有一些自由度了，我就是

给他见了一个没有被看中的周长江。并不是我看好周长江，他平时好像放话给人家传给我：「我们有什么

东西都想到老余，老余怎么就想不到我呢？」周长江在画院，丁乙就在画院对面的农民房子里，只有一两

百公尺，我叫他们也去看看。后来他去看了，看了以后没选中。奥利瓦其实看照片都已经选好了，他就是

看一看原作，看起来很快的，一叠画就这样看，然后拿出来，然后再看看另一张就好了。从来不问你是什

么学校的、什么学历、你画这些画有什么想法，几乎一句话都没有，他是大牌，这样就定了。

那两天东跑西跑的，很累。我那两张画已经在张颂仁那里了，一张〈毛泽东和惠特尼〉已经被张颂仁卖给他

的小兄弟了，还有一张〈打乒乓〉好像还在我这里，这个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反正这两张至少有一张。旁

边那个人不是奥利瓦，他说：「你要注意，我选的这两张你必须两张一道参加，不然你一张都不要参加，

不然就没你的份的。」他这个人很霸道的，我们没有发言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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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系列与波普

问：〈毛澤東〉系列是88年开始的吗？

余：88年我已经画了〈人民币〉四张，在德国那本书里面有。在那个大展之前，肯定已有一两张老毛了。 

问：八十年代时您和外面的艺术家有联系吗？ 

余：有一些联系，88年「黄山会议」的时候，我给李山照片和幻灯片，如果我有〈毛澤東〉的幻灯片，我已给

他的。某年栗宪庭也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画老毛的人有好几位，我感觉你是最好的。」他这封信这

样表扬我。

问：您从画抽象画到〈毛澤東〉系列中间有什么过渡吗？

余：有一些过渡的，主要是我从抽象画转为波普艺术。我有一本小的关于波普艺术的书，里面安迪．沃霍尔等

都有。我看看，觉得也蛮好玩的，因为抽象画一方面搞这么久了，其实〈圆〉是85年開始的，但是抽象画

我是八十年開始的，差不多畫了8年。那时候觉得8年时间已经很长了，我暂时觉得也不想再变花样的，肯

定也变不出来了。那时候社会的思潮都是想推动社会前进，我想这个「圆」是推动什么呢？叫大家懒惰，

我们中国叫象牙之塔，躲到一个小房间里，和人家没关系的，我感到有一点惭愧。一看到波普，我感到很

好，什么都可以放进去，但放不进这个「圆」里去，至少那时候我觉得放一张凳子放不进去，就尝试波

普，最早的我就想到拿一些照片。我现在还有一张画保存着，就是〈罗马的斗兽场〉，我把它用红的、

蓝的、黄的三个很鲜艳的颜色，然后画上点，天上也有，墙上也有，地上也有，类似的画了好几张。后来

我又画了〈人民币〉，在德国那个书上有的，画了几张，当然有的加了有的减了，据说被鲁德维希基金会

(Ludwig Foundation[?])收藏了，但是钱没拿到，只拿到了一点点。

八十年代后期在这样的社会思潮的推动下，我从抽象改到波普，画了一些波普的，最早我还是到王子卫家

里，看到他拿丙烯画了一张老毛头像的标准像，我感觉这个挺好玩的，这给我了一个触动。后来不知道怎

么，反正我家里也有毛的照片，我看到之后，第一次画了一张天安门城楼上的老毛，身上画了一些小花，

那是第一张。

六四的时候，上海有一个德国的小画廊，有一位年轻的金发小姐，在希尔顿酒店里，我忘了谁介绍的，不

知道是王子卫还是丁乙。我当时就给了她两三张，有一张就是我画的第一张〈毛澤東〉。当时我所有的波

普的画都给她了，因为当时已经发生了六四，我心里有点不太平，听说北京有点恐怖，我很害怕。她说：

「你这个画我很喜欢，也许我放在希尔顿的房间里，就已经被我在中国的朋友买去了！」她指的是在中国

的老外。我说：「很好，你就拿去吧！」

我记得六四游行的时候，学生问我借〈人民币〉，他们要去游行，我差一点犯错误。借了以后我说：「你

要干什么？」他说：「我们游行，后面还有标语 -- ’穷教师没有钱只能画钱’。」我说：「不借，你这个意

思违反了我原来的想法，我的波普不是这个含义，这样的话我就不借。」再说那时候校长也跑过来了，他

看到劝我不要把这个拿去，要是拿到人民广场兜一圈，他就比较麻烦。当然如果到今天讲起来，这个问题

不算麻烦了，也已经搞清楚了，你不是反革命，顶多抓进去两天就放出来了，可能那幅画就拿不回来了。

后来我没借。

三十年来的中国艺术

问：这30年来，您觉得比较重要的国内的展览有哪些？

余：中国的就是有《十二人画展》，我觉得好像是一个信号，好像是文革结束了，样板戏离开了，还是要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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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了，这是它给我的一个比较深的印象。但是说实话你问我喜欢里面哪些画，我还是说不出，想想都是

比较老的式样，但是在当时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另外，我这个复旦画展，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尽

管知道的人不是太多。再后来，最近在上海展览馆的那些商业艺博会，确实让我眼花缭乱，但是正如我刚

才说的，竟管这个艺术评价并不是很高，但是从商业上讲，它确实比我们原来看到的高了一个层次。

我认为，我没有看到过什么真正艺术上很高质量的东西。但是这30年，现在看来，艺术的层面很广，各地

的、各个画家的创造力、活力我都感觉是史无前例的，但是标志着文化和艺术等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我

觉得还是没有出现，可能我的要求比较高一些。这个原因不在于画家，而在于整体的国家的文化，我觉得

没有走上很好的路，还是以各式各样「消费」的为主，所以把才能多少浪费了。

我02年在香格纳办了一个展览叫《啊，我们》，有一个小姐是劳伦斯请的，也是一个外国的小姑娘，她来

采访我，她说：「你对中国艺术未来有什么看法？」我说：「中国绘画是有传统的。比如说唱歌、跳舞，

我们汉族人不如少数民族，那是他们的生活；中国人（汉族人）就有点像我一样，比较静，画画都是有一

点传统的，我们不说以前的官方画院的画，就是一个民间的小雕刻——木头做的小猪小牛，我都感觉很生

动，我很喜欢看。我觉得这里面的才能蕴藏量很大，将来有一天可能会成长起来，会冒出来。要是冒出来

了，会让全世界都吓一跳，但是现在我觉得不成熟、不理想。」和我刚才说几句话一样，我总是这么看。

问：不少八十年代活跃的艺术家到了九十年代初退下来了，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余：我觉得很好，不做也可以。以前我的学生有一句话，他后来当老师了，他说专业画家就是没有灵感也要

画，这叫专业画家。灵感是有阶段的，一个阶段有一种冲动，他画了一个阶段，他觉得差不多了就不做

了，我觉得这个反而好，更真实。宋海冬也不一定没有想法，可能他的想法在进步，但是他没有找到一个

表现的手法，他就不做了。据说他也在做雕塑，我也是这样的，我早期画抽象，后来画〈毛澤東〉。后

来也画过风景，大家好像认为这无关紧要的，那么也就是没有了。风景画很难，因为印象派我看到很多，

像塞尚、柯罗，还有我特别喜欢的马尔科，他是法国的，是马蒂斯的同学，我看他有一些画很简洁，很明

亮，感觉很好，你要画到这样的风景画很难。

问：上海艺术家不喜欢参加像八五新潮的全国艺术运动，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余：可能跟历史有关。北京是首都，北方人比较善于言谈，特别是北京人，善于用语言来表达；上海人语言不

多，讲了半天，一个字到处好用。上海人说否定的（上海话：否的嘎），用在哪里都可以，反正是否定

的，那么你就接不起来谈不上话。上海相比较早一点进入小康，自己在家里，就像我这样，好像没有抱成

一团。但是外地的，比如说合肥，我是一个画家或者爱好画，感觉一个人特别难于支撑自己的爱好，总想

找，能够在合肥找四、五个人，大家一道办一个画展，感觉好像是特别必要的。上海可能每个人都是有工

资，都是业余的，至少上海专业的画家以前不多，就是靠卖画生存的不多，大部分都是老师。老师今天

画，明天不画都没关系，也有学生可以跟你聊。他没有必要性非要怎么样，或者认为自身是一个大鱼，我

看到海洋里也会有鲨鱼是成群结队的，只有鲸鱼是单独的。我们大概认为自己是大鲸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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